


，让她服从我的意志、接受我的训练

，我能够确定，如何在不破坏她情绪现在

的情况下

如果任由她的性指导，将成为我最大的难题。

子继续下去，我想我的教育工作将很难进行。



了位于美国南部的塔斯甘比亚 海伦

年 月 日，我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来到

凯勒的家乡。

迎接我的是海伦的父母，他们兴奋地告诉我，早在前两

天，他们就派人在车站等我了。而那时，最让他们心疼

又头疼的海伦还在家里撒野呢。

通往海伦家的路上，风景怡人，让人的心情也不免

宁静爽朗了许多。不过，即使风景吸引了我的眼球，我

的心里却还是在揣测着海伦将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当走近海伦家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一个小女孩儿站

在门口，似乎有些焦躁不安。凯勒上尉说：“瞧，那就

是海伦。她似乎察觉到我们在等什么人了，我们在准备

去迎接你的时候，她就一直激动不安。”

我刚刚登上台阶，海伦就猛地向我扑过来，如果不

是她的父亲站在我背后，我可能就被她那股冲劲撞倒

了。她用手触摸我的脸，我的衣服，还把我的包拿过去

并试图打开。那个包不是很容易打开的，她小心翼翼地

寻找是不是有锁眼。当她发现锁眼之后，转过身来指着

皮包，向我做了个转动钥匙的手势。

这时，她的母亲阻止了她，用手示意她不要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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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奇曼的样子就是这样描述的。而海伦却显得精

包。当她母亲试图从她手里拿回包时，她发怒了，脸瞬

间变了颜色，涨得通红。

我只好将手表摘下来，放到她手里让她玩，以此转

移她的注意力，这样她才平静下来。

我们一起上了楼，我打开包，她很急切地仔细检

查，大概是想找什么吃的东西，也许是别的客人来访

时，总是给她捎带一些好吃的东西，所以她就养成这种

习 。惯了

我指了一下客厅里的箱子，又指指我自己，然后点

点头，做了一个表示吃的动作，再点点头。她立刻就明

白了，立即跑下楼去，用很夸张的手势语告诉她的妈

妈：皮箱里有好吃的东西。

当她再跑回来时，我正在整理箱子。她把我的帽子

戴在了头上，站在镜子前面，一会儿把头歪向这边，一

会儿歪向那边，好像她真的能看见一样，那副调皮的模

样，滑稽又机灵。

苍

海伦的身体很健壮，面色红润，像一匹无拘无束的

小马驹。她的样子并不是我原先想像中的那样

白、脆弱，略带些神经质。我知道这种形象的产生是受

豪博士的影响，他对刚入帕金斯盲人学校的盲女孩儿劳

拉

力充沛、生机勃勃。她的母亲告诉我，自从那场使海伦

又盲又聋的疾病之后，她就再没病过一天。



她的哥哥詹姆斯

海伦有一张漂亮而显得聪明的脸，但也许是因心中

黯淡，有些缺乏灵气，缺乏感情，或者其他的什么东

西。她的嘴巴很大，不过很好看。你一眼就能看出她是

盲人，因为她的眼睛一只大一只小，并且明显地向外凸

出。

她性情冷漠，对任何人的爱抚都很不耐烦，当然，

除了她的母亲。人们难得见到她的笑容，我来之后，只

见过一两次。她脾气暴躁，很任性，能管得了她的只有

凯勒。

接触了几天，我发现海伦真的很顽皮。那天我写信

的时候，她总是在一旁捣乱。她不时地跑到我身后，一

会儿把手伸进墨水瓶，一会儿把手放到纸上，弄得信纸

上满是墨迹。

为了不让她再打扰我，我便把启蒙训练的珠子拿出

来，教她玩串珠游戏。她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过去，她

学得快极了，手脚很麻利，很快就将木珠和玻璃珠子按

规则交替变化着穿了起来。完成之后，她把绳子两头结

在一起，然后把珠子挂在脖子上，就像戴项链一样，样

子看起来十分可爱。这个游戏一直吸引着她玩到午餐时

分，这期间，她不停地把珠子拿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

串得很好。

我渐渐地发现，海伦是一个聪明可爱又可怜的孩

子，但性格却十分的野蛮难驯。对于我的意志，她并不



服从，除非有让她感兴趣的事物吸引她，否则很难让她

听话。

现在，我能够确定，如何在不破坏她情绪的情况

下，让她服从我的意志、接受我的训练指导，将成为我

最大的难题。如果任由她的性子继续下去，教育工作将

很难进行。要开展我的工作，让她学会合理的服从应该

是当前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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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摇头，并没有把布娃娃给她，而且还

想用她的手指再拼出些字母来。我紧紧地把她

按在椅子上，直到筋疲力尽。我意识到这样挣

扎是没有用的，现在的关键是扭转她的情绪和

想法。



（布娃娃），

像一般的孩子一样，海伦总是那么活泼好动，几乎

没有片刻的安宁。她就像一只永不知疲倦的小蝴蝶，一

会儿飞到这儿，一会儿飞到那儿，到处都是她的身影。

她喜欢摸任何一样东西，但却没有一样东西能让她长久

地集中注意力。可怜的孩子，她不安静的灵魂在黑暗中

摸索。她没有受过教育，不知满足的双手破坏着一切她

能触摸到的东西，因为她不知道用这些东西还可以干些

什么。

那天，我让海伦帮我打开箱子。当她找到帕金斯学

院的盲女孩儿们送给她的布娃娃时，她兴奋地手舞足

蹈。我突然发现，这应该是教她第一个单词的好机会。

我在她手上用字母拼写了

指指布娃娃又点点头，这是她自己用来表示“拥有”的

动作符号，不管什么人给她什么东西，她总是先指指东

西，再指指自己，然后点点头。

我看出她有些困惑，便重新拼写这些字母。她也开

始模仿着拼写，而且拼写得完全准确，还朝布娃娃指了

指。我又重新拿回布娃娃，让她再拼写一遍，拼写对了

便还给她。没想到，她以为我要拿走布娃娃，立刻就恼



，就把布娃娃给了她。她接

了，紧紧抓住布娃娃，试图夺回去。

我摇摇头，并没有把布娃娃给她，而且还想用她的

手指再拼出些字母来。我紧紧地把她按在椅子上，直到

筋疲力尽。但我意识到这样挣扎是没有用的，现在的关

键是扭转她的情绪和想法。于是我放开了她，但并没有

给她布娃娃。

她，然后又在她手上拼写“

于是我下楼取来一些她喜欢吃的蛋糕。我先示意给

（蛋糕），她马

上伸手要把蛋糕拿走。我没有给她，在她手里又拼写了

一遍单词，然后轻轻拍了拍她的手，她很快地重复拼写

了一遍。我立刻将蛋糕放在她手里，而她就像一只饥饿

的小虎一样，几口将蛋糕吃掉了。我猜她是怕我把蛋糕

再拿走。

我顺势又向她示意了布娃娃，接着又拼写了一遍单

词，这次她照做了。不过，她只拼写出字母“

，我再接着加了一个“

过布娃娃，迅速奔下楼去，这一整天就再也无法使她回

到我的房间了。

海伦很聪明，那天我教她做缝纫卡，她很感兴趣，

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做得很好，我便借机拼写了

便停下（卡片）一词。而海伦只拼写了“

来了，然后做了一个吃的动作，又将我向门口推，并指

指楼下。



是“

我想，她是想起了蛋糕，因为蛋糕的前两个字母也

，这是我前几天教给她的。不过，我觉得她

还不知道蛋糕是一个东西的名字，于是我把“蛋糕”一

词拼写完整，同意了她的要求，她很高兴。

”一词，并

为了让海伦能够更明确我行为的含义，我想利用这

个机会做一下训练。我在她手上写了“

做出找的动作，她通过触摸知道了我在找布娃娃，便向

楼下指了指，我知道，她是在告诉我布娃娃在楼下。

我做动作，示意让她去拿。她走了几步，然后就有

点儿犹豫，显然在想要不要去，最后她决定让我自己去

拿。我摇摇头，又在她手上用力地写了一遍“

，然后为她打开门，但是她很倔强地表示拒绝服

从。于是，我拿走了她没有吃完的蛋糕，并表示用布娃

娃换蛋糕。她显然生气了，脸涨得通红，但她实在不忍

放弃这块可口的蛋糕，还是跑下楼拿来了布娃娃，并与

我交换了蛋糕。这之后，她就不来我的房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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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能够使她转变并快乐的惟一方法

就是与她的心灵进行沟通。但面对野性十足

的海伦，我该从何下手呢？



在这几天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对海伦做了全面的

观察。我发现，因为海伦的残疾，无奈之中，她的父母

给了她太多的爱护和娇纵，渐渐使她养成了肆无忌惮、

过分散漫、无拘无束的性格，这是海伦最大的问题。

她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感

情，别人更无法从她身上找到一丝温柔。她分辨不出是

非好坏，她任意妄为、毫无顾忌。她很想知道周围发生

的一切，知道人们在想什么、干什么，然而她却看不

见、说不出，更参与不上。她为这一切感到苦恼焦躁，

她只能靠发脾气来发泄她的不愉快。她大声叫嚷，又踢

又跳，直到累得再没有闹的力气，才肯罢休。

一天，海伦饶有兴致地在玩她的新娃娃，我想这应

该是强化她记忆的好机会，于是我又将她的另一个娃娃

抱过来放在她的膝上，然后在她手上拼写“

。她依旧是一副困惑的表情，但我想，慢慢来总会达

到目的的。可谁知，刚重复写了几遍她就耐不住性子，

烦躁起来。只听“当”的一声，她的新娃娃便被她砸在了

地板上。似乎像出了一口恶气一样，她的表情没有任何

的惋惜和懊悔。可以想像的出，她当时因为无法理解我



岁那一年，我

的意思而产生的情绪是多么的焦躁烦闷！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自己，我也曾有着像海伦一样旺

盛的斗志和坚定的反抗精神。当我因家庭破坏、疾病缠

身不得已被人收养时，当我从贫穷、肮脏的救济院生活

中走出来时，也曾经是刚 愎任性、不服管教的，但当我

到帕金斯学院读书以后，我的性格却完全改变了。是温

柔的莫美丽老师和慈爱的宿舍管理员霍普金斯太太改变

了我，我一直视她们为最好的朋友和亲人。

莫美丽老师是全校最优秀的教师。她性格细腻，总

能从人的内心发掘出人性的美好和优良的品质。我常常

故意给大家制造麻烦，每一次都让人十分恼火。当我再

一次捣蛋后，大家终于气愤得忍无可忍，这时莫美丽老

师挺身而出为我辩护：“她身上有创造奇迹的魄力，她

有深切的爱心，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她的心灵，正确地加

以引导，就一定能开启她的才智，取得惊人的成就。”

我知道，她是最理解我的人，因为她能感觉到我任性暴

躁的性格完全来自我对看不见的事物的困惑、气愤和恼

怒，她知道我最需要慰藉的是心灵。

而霍普金斯太太是一位充满爱心的慈母，她到帕金

斯学院来工作纯属是一种义务奉献。她在我最困难的时

刻主动提出做我的监护人，从此，我有了温暖的“家”。

我亲眼见到霍普金斯太太时，是在我

的眼睛接受了复明手术。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她慈母般



她说

充满爱怜的目光像一束阳光温暖了我的心灵。她完全将

我当做她可爱的女儿一样照顾，常常把我打扮得像漂亮

的小公主，然后带着欣赏般的神色夸赞着我。

在帕金斯学院读书期间，我得到了许多人的特别关

爱，像校长阿拉格诺斯、校董事会主席等等，都给了我

许多关心和照顾。正因为有了他们，我的学业才得以继

续。

拉

我曾经与盲聋哑人有过交流，那是帕金斯学院的劳

布里奇曼小姐。她对人总是很冷漠，古板得要命，

但只要感受到我的手语，她就会表现得十分高兴。虽然

学院里的人都能用手语跟她交谈，但只有我的手语她才

最喜欢。

在来海伦这儿之前，我就试着从劳拉身上找到教育

海伦的点滴希望。可海伦和劳拉毕竟有很多不同：劳拉

心智已开，而海伦当时仍处在混沌黑暗之中。

就像海伦多年后对她当时心理状态的描述

自己就像在茫茫大雾中航行的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

有探测仪，只能靠感觉摸索着前进。她生活在完全封闭

的自我意识中，她没有意志，也没有理智，更没有思考

能力，她就是“乌有之国的幽灵”。她能够意识到在她

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和事物，她发现自己与别人是不同

的。她渴望了解她不能理解的一切，她总是在两个人之

间站着，用手指触摸他们说话时的嘴唇，之后便开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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